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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本文侧重考察明清两代徽州地区的演剧活动，从《率东重修程氏家谱》等文献资料中寻觅出了明中叶以

前徽州演剧活动的踪迹，从傅岩的《歙纪》等资料中考察了明中叶以后徽州演剧活动的活跃情形，从现存的古戏台、

罚戏碑和罚戏公约、戏曲楹联和抄本见出清代徽州演剧活动的普遍。同时，对在徽州长期演出的目连戏的历史、“仪

式剧”的特色及艺术表现等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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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与戏曲的关系十分密切，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化上的互动关系。本文仅就明清两代徽州的

戏曲演剧活动作一考察，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明中叶前徽州演剧活动的踪迹 

 

中国戏曲形成于宋代，这是大多数戏曲史家的看法。它的形成地，一是北方的大都，那里形成

的是元杂剧；二是浙江的温州，那里形成的则是南戏。从地域上看，徽州离浙江的杭州较近，而南

戏在温州形成不久，就流传到杭州，南戏最先流传到徽州是可能的事情。截止目前为止，还没有元

杂剧流传于徽州的记录。1但南戏在徽州的流传则有踪迹可寻： 

 

刊刻于嘉靖十年（1531）的《率东重修程氏家谱》卷二，有程添庆的小传，说他“字云卿，号

黄石，又号桂麟，生天顺丁丑三月十八日，编辑《程氏渊源小语》一卷……，又著《存孤记》、《射

蜃记》、《三国志》各一卷，以寿恩赐冠带，卒嘉靖乙酉十二月十二日”。《存孤记》等三种就可能是

戏曲作品，小传对程添庆的另外一段介绍里透露了这一信息：“先生幼颖异过群儿，既壮树立，好

吟咏，长于乐府。学士篁墩先生奇之，特委编《存孤烈士传》、《篁墩射蜃记》，比完，甚加称赏。”
2他既然“好吟咏，长于乐府”，程篁墩（程敏政）委派他编写的《存孤记》和《射蜃记》就很有可

能是戏曲。 

 

刊刻于正德四年（1509）的《新安毕氏会通宗谱》，收有一个叫毕尚忠的人的《自传》，其中写

道：“予居歙南万山间，……幼承庭训，诗礼颇闻。甫十五，为童蒙师，劳心灯火，日课一诗一对

以自励。……忆弱冠时好戏文曲破，所编《七国志》《红笺记》，梨园子弟广传之。愧非儒者所习，

抑亦当时士大夫之所尚也。”这位毕尚忠还在《自传》中交代，他生于永乐丙申正月初四日亥时，

也就是公元 1416 年，《族谱》则记载他卒于弘治丁巳年，即 1497 年。古人称 20 岁为“弱冠”，那

么他编创《七国志》和《红笺记》的时间应该是正统元年，也就是公元 1436 年。这位毕尚忠是截

止目前所知道的第一位徽州籍的剧作家，遗憾的是他的两部作品均未见存本。 



 

从戏曲传播的角度审视，毕尚忠在正统元年就编撰了戏文，说明在这个时候南戏就已经在徽州

流传了。他能够在“弱冠”——20 岁时就喜好戏文曲破，那么这一喜好当然不是毫无影响的结果，

在他的编撰之前，就应该受到了影响。而且，毕尚忠说，他创作的两部作品为“梨园子弟广传之”，

这又说明，在徽州演出的戏班也已经为数不少。也可以说在正统之前的宣德年间甚至更早，南戏在

徽州已经流传开来了。 

 

除毕尚忠的资料外，万历《歙志》卷九《艺能·戏艺》还有一段有关戏曲的记载： 

 

傀儡亦优也。然是木偶，而人提之盖之、死而致生之也，犹易为也。乃吾乡有古氏者，

故优也，一朝出其新意，乃身为傀儡，以线索蹲身笼中，听人提出吨地做剧。瞪睛冷面，

仰卧曲身，行坐跪拜，一如傀儡之状，场下观者不知其为人也，此则之生致死之不易为也。

又有支氏者能转嗌作声，如司夜嗥形、司晨唱漏、狸奴唤偶、喷嚏丁子、喧田聒舂，无不

酷肖，隔弄闻之，不知其为人也。嗟夫！此偎哉！一游戏之艺耳，使古氏而遇庄王，则亦

可以令叔敖氏之子不馁；使支氏而得在，孟尝、平原门下又何减赵氏诸客哉！ 

 

这段记载中的“古氏”和“支氏”的技艺是很高超的，特别是“古氏”，他以人扮木偶，能够

达到出神入化的表演境界。他们是何时人，记载中没有说，但称“古氏”为故优，则其应该是较早

期的徽州人。傀儡戏或木偶戏虽然还不是成熟的戏曲，但是它作为戏曲样式的一种，在徽州不仅流

传，而且还产生了“古氏”这样技艺高超的表演者，这同样可以视为戏曲在徽州流传的踪迹。 

 

二、明中叶后徽州演剧活动的活跃 

 

明代中叶后，徽州的演剧活动逐渐活跃，见于记载的演剧活动也很多。 

 

1.南戏四大声腔在徽州的流传 

南戏的四大声腔，在明代中叶都流传到包括徽州在内的皖南地区。徐渭在《南词叙录》一书中

说：“称余姚腔者，出于会稽，常、润、池、太、扬、徐用之。”《南词叙录》成书于嘉靖三十八年

（1559），其中的“池”是指池州府，“太”是指太平府，两府紧靠大江，又与徽州相比邻，余姚腔

流传到徽州是完全可能的事情。 

海盐腔在徽州的流传则有明确的记载。潘之恒在《鸾啸小品》卷三中说，在他 5 岁的时候，汪

道昆从襄阳知府任上回乡省亲，从越中请了一个海盐班演出，班中有位叫金凤翔的女演员，不仅长

得漂亮，而且演技出众，她在《香囊记》和《连环记》中的表演十分出色，“今未有继之者”。潘之

恒 5 岁那年是嘉靖三十九年（1560），可见这时海盐腔在徽州之流传情形。 

 



弋阳腔在嘉靖以前就流传到了徽州。魏良辅在《南词引正》一书中就说道：“徽州、江西、福

建俱作弋阳腔。”《南词引正》写成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之前3，而此时魏良辅就已经指出徽州

流传的是弋阳腔，可知弋阳腔在徽州流传是较早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弋阳与徽州在地理上很靠近，

据祝允明《猥谈》记载，在正德年间，弋阳腔就已经开始流行，它较早流传到徽州是很自然的。 

 

至于昆山腔，流入徽州的时间虽然稍迟，但也不晚于万历年间。生活于这一时期的潘之恒记载

了一个叫谷珊珊的女演员，她从淮阳徙居休宁东门，起了个艺名“兰芳”，她“用吴音度曲，一洗

习俗之陋”4，获得了欢迎。他还记载了一个叫宋尼的演员：“广陵人，幼落娼籍，来新安依刘家，

长成，学新声度曲，行一人，称曰一枝，居休宁之东门。”5看来，昆曲之传入徽州，是与这些演员

分不开的。潘之恒在《鸾啸小品》卷三《曲派》中在分析了昆山、无锡、吴中三派昆曲，并列举魏

良辅、邓全拙、黄问琴等曲家后说：“十年以来，新安好事家多习之，如吾友汪季玄、吴越石，颇

知遴选，奏技渐入佳境，非能偕吴音，能致吴音而已矣。”从“新安好事家多习之”一句，可以看

出昆山腔在风靡各地时，徽州也深受其影响。 

 

2.徽州演剧的活跃情形 

四大声腔在徽州的流传当然是和演出活动合为一体、不可分割的。明中叶以后，看戏、赏戏，

已经成为徽州人的一个重要的生活内容，成为徽州流行的娱乐样式。这从明傅岩《歙纪》的记载中

就可见出一斑： 

 

卷五《纪政绩·事迹》记载道： 

 

地方恶少，每逢节令神诞，置立龙灯、龙舟等会，科敛民财，迎神赛会，搬演夜戏，

男女混杂，赌盗奸斗，多由此起。 

 

卷九《逐流娼》记载道： 

 

迩来国蔽民贫，奢俗不改。徽俗演戏，恶少科敛聚观，茹盗赌斗，坐此日甚。近复有

地方棍徒招引流娼，假以唱戏为名，群集匪人，惑诱饮博，以至游闲徵逐驰骛若狂。大则

窝引为非，小则斗争酿衅，大为地方之害，合行严禁。为此仰通县人等知悉：凡有戏妇尽

行驱逐出境，不许容留。地方里约保长逐户挨查，如有仍前隐匿住歇及戏子容留搭班搬演

者，即时禀报，以凭拿究。该地方每月朔日具结投递，纵隐并惩。 

 

卷九《禁夜戏》记载道： 

 

徽俗最喜搭台观戏。此皆轻薄游闲子弟假神会之名科敛自肥及窥看妇女，骗索酒食，



因而打行赌贼，乘机生事。甚可怜者，或奸或盗，看戏之人方且瞠目欢笑，不知其家已有

窥其衣见其私者矣。本县意欲痛革此陋风，而习久不化。然尝思尔民每来纳粮，不过一钱

二前便觉甚难，措置一台戏，量钱灯烛之费、亲友茶酒之费、儿女粥饭果饼之肥等来，亦

是多此一番喧哄，况又从此便成告状和事，一冬不得清宁者乎？且今四方多事，为尔民者

只宜勤俭务本，并力同心以御盗贼，设法积赀以纳钱粮，切不可听人说某班女旦好，某班

行头新，徒饱恶少之腹也。其富室庆贺，只宜在本家厅上；出殡搬演尤属非礼。如有故违

之人，重责枷示。 

 

看来，傅岩这位县令很不喜欢甚至痛恨徽州的演戏活动。也许就因为他的这种不喜欢和痛恨，

反倒使他在《歙纪》中较多地记录了他当时如何限制和禁止戏曲演出的情况。换言之，他把这些事

情看成是自己担任歙县县令的政绩。他的记录透露了万历年间徽州戏曲传播中的几个情况：（一）

看戏成了徽州人最喜爱的一项活动。傅岩明确地说，“徽俗最喜搭台观戏”。这句话所包含的意思有

几层：徽州人不仅喜欢看戏，而且“最喜搭台观戏”；不仅现在的徽州人最喜欢，而且这种喜欢已

经成为了习俗。正因为如此，傅岩才无可奈何地感叹，自己想“痛革此陋习”，但“习久不化”。（二）

徽州的戏曲演出无所不在，十分频繁。除了节令神诞时有演出外，还有各类戏班和个体演员随时随

地的演出，所谓的“流娼”“戏妇”都是个体演员；而“某班女旦好，某班行头新”，则说明当时在

徽州的戏班为数不少。从傅岩记载看，戏曲演出的类别既有公众性的，也有属于“富家庆贺”性的

家庭演出活动，甚至出殡都有演戏活动，难怪傅岩谴责说这种演出“尤属非礼”。（三）这种频繁活

跃的演剧活动也带来了一定的社会问题，那就是地方恶少“科敛聚观，茹盗赌斗”，因此，作为一

县之令的傅岩才屡屡下令禁止演戏。 

 

与傅岩记载相印证，万历抄本《茗州吴氏家典》卷七载：“吾族喜搬演戏文，不免时届举赢，

诚为糜费。”作为族规族约，这个家族也反对“搬演戏文”，但喜欢搬演则是明白的事实。同时，我

们还从中看出，徽州的演剧活动已经体现出了宗族化的特点。 

 

3.明中叶后徽州演剧活动的两种情形 

明代中叶后，徽州的演剧活动主要为家庭演出与公众演出两种情形。 

 

家庭演出的情况，上述潘之恒 5 岁时候在汪道昆家观看海盐腔戏班的记载就比较典型。另外就

是徽商蓄养的戏班在自家的演出。潘之恒在《鸾啸小品》中记载了汪季玄和吴越石6然《休宁碎事》

卷三并嘉庆《休宁县志》卷十四《人物·孝友》亦有同名者，且其事迹为大孝，其年岁为嘉靖甲子

秋弱冠（参见《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219、245 页），是否为一人，待考。两个家班的

情况：“社友汪季玄招曲师，教吴儿十余辈，自为按拍协调，举步发音，一钗横，一带飏，无不曲

尽其致。”“余友临川汤若士，尝作《牡丹亭还魂记》，是能生死，死生而别，通于一窦，于灵明之

境，以游戏翰墨之场。同社吴越石家有歌儿，令演是记，能飘飘忽忽，另番一局于飘渺之余，以凄

怆于声调之外，一字不遗，无微不极。”汪季玄是歙县人，可能是在扬州经商，万历三十九年（1611），
潘之恒到扬州，观赏了他的家班演出，而且为这个家班的国琼枝、曼修容等 14 个演员写了诗。在

潘之恒看来，汪季玄是一位很有艺术修养的人，他能够“自为按拍协调”，给演员的表演以指导，

因此他的家班演出水平很高。吴越石不仅有自己的家班，而且还让该班演出了汤显祖的名剧《牡丹



亭》，其表演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潘之恒在观看演出后，也为吴氏家班的十三个演员分别题了诗。 

 

冯梦祯的《快雪堂日记》中有不少关于戏曲的资料，他记载万历三十年（1602）九月二十五日

到苏州，“赴吴文倩席，吴徽州班演《义侠记》，旦张三者新自粤中回，绝伎也。”二十六日，他又

赴吴文仲、徐文江席，仍有戏班演出《章台柳》，但不是吴徽州班。他感叹道：“伎以吴徽州班为上，

班中又以旦张三为上，今日易他班便觉损色。”冯氏在这里提及了一个“吴徽州班”，是值得注意的

事情。它是否是徽商蓄养的戏班还不清楚，但戏班冠以徽州之名，它与徽州有着密切联系是毫无疑

问的；而且，冯氏还提到，那位艺术水平不凡的名旦张三“新自粤中归”，又可知这个戏班还在各

地流动演出，甚至远到广东。万历三十三年（1605）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冯梦祯由潘之

恒陪同，到徽州游历了将近两个月，其间，他到多家作客，也看了不少家庭的演出，如三月初一，

“下午赴凌孚元席，优人改弋阳为海盐，大可厌”；初五日，“元益、若渝兄弟作主，夜登席，作戏，

有女旦二”；十六日，“江村设燕相款，觅戏子不得，以二伎代”；十九日，“骞叔招叙，同主君赴之，

宾主凡十六人，有侑觞幼妓李六同甚佳”。这说明徽州的家庭演出十分频繁，作为徽商的家乡，戏

曲文化的消费是颇为可观的。 

 

公众演出在徽州也不少。从傅岩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这一类的演出往往和祭祀、迎神赛会等活

动联系在一起，戏曲演出是这些活动的组成部分。冯梦祯《快雪堂日记》中还记载，他在万历三十

三年四月初四，观看了歙县西溪南的灯会：“出灯者溪南俗。元宵后以灯娱神，例正月二十五出，

不晴则更期，遂至此月。鼓乐前导，台阁、彩船、旗盖俱以灯为之，上饰倡女，凡二阁一船，后纱

珠、羊角等灯，多至数百，后迎关神，巫以巨斧入额寸许，血淋漓披体，男女聚观，道路为拥。”

从冯梦祯的记载看，歙县西溪南的灯会盛况空前，其中虽然没有戏曲演出，但巫师“以巨斧入额寸

许”的动作显然有戏曲表演的成分。清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转引他曾祖父《赵氏日记》的记

载：“万历二十七年，休宁迎春，共台戏一百零九座。台戏用童子扮故事，竞斗靡丽，美观也。近

来此风渐减，然游灯犹有台戏，以绸糊人马，皆能舞斗，较为夺目。邑东隆阜戴姓更甚，戏场奇巧

壮丽，人马斗舞亦然，每年聚工制造，自正月迄十月方成，亦靡俗之流遗也。”赵吉士曾祖父观看

的休宁迎春的“台戏”不一定是纯粹的戏曲演出，但“用童子扮故事”，也有着戏曲表演的性质。

至于戴震家所在地——隆阜，有“戏场”，有“人马斗舞”，戏曲演出是少不了的。 

 

潘之恒记载的万历二十八年徽州府城东的迎春赛会，是一次规模盛大的公众性活动，更是一次

丰富的戏曲活动。其盛情：“百工咸悦，不令而穷极奇巧。为平台三十六座，马戏四十八骑，皆选

倡优韶秀者充之。衣以尚方貂髦锦绮，五色炫耀，饰以金翠珠玉，合成天然。从来迎春之盛海内无

匹，即新安亦仅见也。”在这次活动中，有一个戏曲演员格外靓丽，她姓张，艺名叫舞媚娘，是徽

州本地的河西人，她的母亲叫翠仙，也是一位有名的戏曲演员。7迎春会上，舞媚娘独占一座平台，

台名“蟾宫折桂”，她扮演嫦娥，她的表演技压群芳，让“一郡见者惊若天人”。这次迎春会，也有

其他地方来的演员，“自楚至者吕五，自吴至者王三，自越至者孙四”，他们（她们）也都是“名倾

一时”的演员，可是见了舞媚娘，却“无不气夺，竟为之下”。应该说，祭祀或迎神赛会之类活动

是戏曲演出的最好的契机；借娱神而娱人，是中国戏曲得以走向大众的驱动力。徽州的各类公众性

活动也是抚育戏曲艺术生长的一个温床。 

 



三、清代徽州演剧活动的普及 

清代徽州的演剧活动更为普遍，它表现为乡村公众性演出活动更为频繁。如果说，见于明代资

料记载的徽州公众性演出活动还限于府治、县城，那么见于清代记载的徽州公众性演出活动则延伸

到乡村。例如，婺源县浙源乡嘉福里十二都庆源村，在康熙四十二年正月十六日，接来祁门县姓章

的乐师教鼓吹，给这位乐师的谢银是十三两，同时，也规定了学习的内容，“共学粗乐、细乐、十

香、昆腔十五套”，其中，学习昆腔按照每套八钱的价格，总共给一两银子。8看来这个村的村民不

仅喜欢看戏，而且有学戏的热情，他们愿意出钱请祁门县的乐师教习戏曲，可以想见，这个村子从

此以后，演戏、看戏就是经常性的活动了。从一些方志中我们也可以找到这样的记载： 

 

绩溪县县城在上元日里，“各处土坛神庙张灯演剧，或扮童戏，持丈马舞青衣、游烛龙，遍巡

衢巷，名之曰闹元宵。”二月十五日，该县登原十二社“挨年轮祀越国公，张灯演剧，陈设毕备，

罗四方珍馐，聚集祭筵，谓之赛花朝。”9  

 

休宁县的孚潭，“二月选期演戏，古例昆腔三台，弋阳腔四台，今则随首家丰俭以为增减，亦

有迟至三月而后演者，但毋过清明，过者则有罚。”10该县的橙阳，在正月上元前三天就开始设祭演

剧，“正月十三、十五及游，烛夜朝献，首事家张灯演剧，以寿社稷之神，例必达旦，亦金吾弛禁

意也。虽值风雨，间或移易，否则众口集焉。”11  

歙县的丰南，三月九日有“太阳会”，直到端阳节的晚上才结束；五月十三日为关帝圣诞，要

“致祭演戏”；六月初旬，要在“仲升公祠前演戏酬神”，并且此习俗“传之已久”。12 

 

要一一引用资料描述清代徽州的演剧活动，是比较困难的事情。今天的黄山市还保存了一些戏

曲文物，包括古戏台，罚戏公约与罚戏碑，大量的手抄戏本等。通过它们，我们可以明了清代徽州

的演剧盛况。 

 

1.古戏台 

 

由于戏曲演出的普遍和频繁，明清两代的徽州兴建了不少的戏台。遗憾的是一些研究中国古代

剧场的著作似乎都还没有注意到徽州的古戏台。据笔者不完全调查，现存的徽州古戏台有以下 14
处：13  

 

绩溪县大石门古戏台，明代嘉靖年间兴修； 

 

婺源县镇头阳春戏楼，建于明末，清代维修； 

 



休宁县海阳镇程氏宅院戏台，修建于清光绪元年； 

 

歙县堨田村吴氏宅院戏台，清代光绪年间修建； 

歙县璜田村戏园，民国六年修建； 

 

祁门县新安乡珠林村余庆堂古戏台，清年间修建； 

 

祁门县新安乡叶源村聚福堂古戏台，修建年代不详； 

 

祁门县新安乡上汪村述伦堂古戏台，修建年代不详； 

 

祁门县新安乡李坑村大本堂古戏台，修建年代不祥； 

 

祁门县新安乡长滩和顺堂古戏台，修建年代不详； 

 

祁门县良禾苗仓村顺本堂古戏台，修建年代不详； 

 

祁门县闪里镇坑口村会源堂古戏台，修建年代不详； 

 

祁门县闪里镇潘村敦典堂古戏台，修建年代不详； 

 

祁门县闪里镇潘村嘉会堂古戏台，修建年代不详。 

 

这些古戏台有的有兴建时间记载，大部分修建时间则有待考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们在清

代是充分发挥了演剧的作用的。从空间位置看，它们大都分布在乡村，有的甚至相当偏远，例如祁

门县新安乡珠林村余庆堂戏台，保存得相当完好，其精美程度和建造样式，都令人称奇。然而，该

村靠近牯牛绛，处在丛山峻岭之中，极为偏僻，如果不做实地考察，很难相信那里还有这样精美的

戏台。当然，正是由于它处在偏僻的山区，交通不发达，因而得以保存下来。而从考察明清时期徽

州戏曲文化的角度来看，它又最为充分地展示了当年在徽州戏曲演出受到欢迎的历史事实。 

 

2.罚戏公约和“罚戏碑” 



 

罚戏公约和“罚戏碑”也透漏了徽州当年戏曲演出极为活跃的情况。用“罚戏”作为一种禁止

或惩罚手段，大约开始于清代中叶。14笔者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徽州罚戏公约，订立时间是乾隆四

十八年（1783），这里抄录如下： 

 

 

凌务本、康协和堂原共有金竹税洲，为申饬文约，请示演戏。严禁：蓄养树木，庇荫

水口，保守无异。近因无耻之徒，屡被盗窃锄种无休，是以二姓合议公禁，水口命脉攸关，

本应指名控理，免伤亲族之谊，违犯，自愿封禁，鸣锣扯旗示众。自后家外人等，毋许入

洲窃取，税洲地毋许锄种，如违，罚戏一台，树木入众。如有梗顽不遵，指名赴县，赍文

理控，断不宽恕。二祠倘有外侮，费用均出，各宜凛遵，毋殆后悔。凛之慎之。 

 

乾隆四十八年六月      日                            二姓公白 

 

 

这份公约乃是祁门县凌、康二姓为了禁止在村子的水口金竹洲盗窃和锄种而订立的。有禁止，

就要有惩罚手段。惩罚的手段有多种，最简单的办法是罚款。可是凌、康二氏选择的惩罚手段是“罚

戏一台”。之所以选择这种手段不是偶然的，这首先是因为徽州人喜欢看戏，演剧活动很多，因此

他们才选择了这样的惩罚手段。其次，从常理推断，“罚戏”的惩罚效果也很好，因为演戏就是一

种公众活动，通过演戏，谁违背了禁止盗窃和锄种合约就得到了最大面积的示众，比单纯的聚集开

会可能更吸引村民参加。不过其最好的效果还是在于，村民们得到一次免费观看演剧的享受。 

 

徽州人不仅订立了这样的罚戏公约，而且还将它们刻到石碑上，作为永久的告示。这种“罚戏

碑”就笔者所知已经有四块。祁门县有 3 块，婺源县有 1 块。 

被祁门当地人称为“目连村”的彭龙乡环沙村的叙伦堂堂外西墙上，有一块嘉庆二年（1797）
十一月立的石碑，碑文的内容是，当地村民程之璞等人因为“迩缘人心不一，纵火烧山，故砍松杉，

兼之锄挖柴桩”，合议立“养山合墨公约”，其条文为： 

 

纵火烧山者，罚戏一台，仍要追赔木价； 

 

挖桩脑者，无问松杉杂植，罚戏一台； 

 

采薪带取松杉二木并烧炭故毁，无问干湿，概在禁内，违禁者罚戏一台。 

 



 

这块罚戏碑上不仅刻着村民们的公约，还刻有县令的公告，见出当时村民们是非常认真地用“罚

戏”的手段来保护山林的。 

 

祁门县渚口乡滩下村的“罚戏”碑是道光十八年（1838）立的： 

 

 

官有正条，各宜遵守；民有私约，各依规矩。公同勒石永禁： 

 

一禁：公私祖坟并住宅来龙，下庇水口所蓄树木，或遇风雪折倒，归众，毋许私搬，

并梯桠杪割草以及砍斫柴薪、挖桩等情，违者罚戏一台。 

 

一禁：河洲上至九郎坞，下至龙船滩，两岸蓄养树木，毋许砍斫开挖。恐有洪水推搅

树木，毋得私拆私搬，概行入众，以为桥木，如违，鸣公理治。 

 

一禁：公私兴养松、杉、杂苗、竹以及春笋、五谷菜蔬，并收桐子、采摘茶子一切等

项，家、外人等概行禁止，毋许入山，以防弊卖偷窃，如违，罚戏一台；倘有徇情查出，

照样处罚，报信者给钱一百文。 

 

一禁：茶叶递年准摘两季，以六月初一日为率不得过期，倘故违、偷窃，定行罚钱一

千文演戏，断不徇情。 

 

婺源县清华镇洪村光裕堂外墙上也有一块道光四年（1824）立的罚戏碑： 

 

合村公议演戏勒石，钉公秤两把，硬钉二十两，凡买松萝茶客入村，任客投主，入祠

校秤，一字平秤。货价高低，公品公买，务要前后如一。凡主家买卖客毋得私情背卖。如

有背卖者，查出，罚通宵戏一台、银五两入祠，决不徇情轻贷。倘有强横不遵者，仍要赔

罚无异。 

 

祁门县彭龙乡彭龙村光庆堂内墙上的罚戏碑内容是禁止在宗族祠堂内堆放杂物，“祠首广场亦

毋得晒谷晒衣及堆树料、匠工造作等事，如违罚戏。” 

 



以上四块罚戏碑，有的是禁止砍伐、烧毁树木山林，有的是禁止在祠堂堆放杂物，有的是规定

公平买卖茶叶的行为，牵涉的方面很多，但处罚的手段却相同——“罚戏”。从时间上看，从乾隆

四十八年就有这一方法，到道光十八年仍然在使用这一方法，前后相隔达 55 年，可见其相沿日久；

从空间上看，不仅祁门县有此“罚戏”的手段，婺源县也有此手段，可见不是一个地方采用。而从

戏曲史的角度来审视，则说明清代徽州的演剧活动十分频繁，处处都有戏曲演出，事事都是戏曲演

出的机会。 

 

3.戏曲楹联和抄本 

徽州是“东南邹鲁”，崇尚文化、重视教育是这里的传统。因此，楹联也是这里寻常人家的一

道风景。在保存至今的明清民居以及其他文化遗存中，具有文化韵味的楹联到处可见。其中有不少

楹联是从戏曲中概括来的，或与戏曲关系密切。例如祁门县珠林村余庆堂古戏台正壁的木刻楹联：

“太平调调好龙箫韵，天有歌歌偕凤响音”；祁门县栗木村是有着目连戏演出传统的村子，其戏台

中央有乐善堂，对联为：“掌托明珠，照引天堂大塔；手持锡杖，镇开地狱之门”；其戏台左边是观

音堂，对联为：“观之磊落，普济众生；音居饿莩，佑祀无疆”；其戏台右边是灵官堂，对联为：“手

舞一鞭，脚踏火轮腾万里；睁开三眼，身披金钾照千秋”。 

 

不仅在一些文化遗存中有戏曲楹联，还有好事者将戏曲楹联抄录成册。在一本专记楹联的抄本

中有这样一副对联：“从来不过几个人真中假假中真愈真愈假檀板轻敲出百千人面孔凭君去取；上

下之此一丈地歌而舞舞而歌载歌载舞花毯细铺出亿万里山河任我参观”。这个抄本中还有大量的针

对具体剧目的楹联，计有《苏秦联》23 对，《伯喈联》57 对，《蒙正联》37 对，《刘智远联》36 对，

《班超联》19 对，《韩信联》15 对，《孤儿联》15 对，《荆钗联》14 对，《冯京联》8 对，《窦滔联》

6 对，《姜诗联》8 对，《董永联》6 对，《范睢联》3 对，《闵捐联》6 对，《王祥联》6 对，《商辂联》

8 对，《裴度联》6 对，《香囊联》9 对，《朱弁联》21 对，《武王联》19 对。它们或者概括戏曲作品

的内容，如《孤儿联》中有一联：“程婴义立孤儿三百口报冤有望，岸贾谗谋赵盾十八年受屈无伸”；

有的反映了撰联者对作品里人物的评价，如《伯喈联》中的两联：“蠢丞相夺人夫婿更不念人家父

母夫妻，强状元舌亲骨肉何必要这功名富贵”；“蔡中郎弹琴写怨弦弦有君臣惟无父母，赵孝女剪发

送亲寸寸管纲常难系天妇”。有的还对作品的主题进行发挥和延伸，如《苏秦联》之一：“屈伸有数

莫将成败论英雄，骨肉无情只把高低作好恶”。这个抄本的封面有“大清国江南徽州府休宁县和睦

乡轻财里璜川忠具”的字样，看来年代是在康熙六年（1667）设立安徽省之前，楹联所涉及的剧目

也大多是南戏。15 

 

 

一些诗文集中也收录了文人所撰写的楹联。例如清代婺源程烈光的《芸辉堂文集》16中，就有

一些作者撰写的楹联： 

 

 

《罗田新建神祠落成演戏》：金碧焕檐楹，谱新曲以落成来游来歌，胜地宫商无俗调；

苾芬盈俎豆，值深秋而报赛斯陶肆咏，丰年匏竹有欢声。 



 

《张氏祖祠修谱演戏》： 

 

緜聚族而荐磬香，椒衍瓜 ，浴佛节前韶毖祀；作乐以通伦理，宫谐羽畅，迎神曲里写

欢心。 

 

此外还有《浴佛节演戏》、《家祠清明祀祖演戏》、《孔村潘氏祖祠演戏》、《张荫南中式竖旗演戏》

等联。这些楹联不仅吟咏了当时当地演剧的盛况，同时又说明了徽州演剧之多的事实，你看，学生

“中式”要演戏；神祠落成要演戏；宗族修谱要演戏；浴佛节要演戏；祭祖也要演戏。这些戏曲楹

联既是徽州文化的组成部分，又充分反映了清代戏曲艺术在徽州广泛传播的事实。 

大量的戏曲抄本在徽州的流传也反映了戏曲在徽州传播的情形。早在 50 年代，戏改工作者就

从徽州民间搜集了 753 个剧目的抄本，现保存于安徽省徽剧团资料室。但是，民间流传的戏曲抄本

还相当多。笔者的一位歙县籍学生就从家中长辈手中借来了 9 种戏曲抄本，包括《空城计》《水满

（金山）》《渭水河》《八卦图》《龙虎斗》等，还有一些生活小戏。这些抄本均标明抄于民国年间，

其《水满》是《白蛇传》中的一出，它与方成培本的文字大致相近。2000 年 6 月，笔者还从屯溪

老街购得三种戏曲抄本，有一种为清光绪年间抄写。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特藏室也收藏有部分戏

曲抄本。这些戏曲抄本所显示的事实是：清代的徽州不仅有大量的演剧活动，民间老百姓因为喜爱

的原因，还抄录下剧本，以供熟悉和阅读。 

 

4.诗歌与竹枝词 

清吴梅颠的《徽城竹枝词》有一首就是吟咏戏曲演出的： 

 

年到酬神作犒猖，僧人演戏曲荒唐。 

 

纤柔大净生还丑，盔甲裙钗粉墨妆。 

 

民国年间雄村曹靖陶（号秀云楼主）有《雄村十咏》，其中一首： 

 

沿着茅山搭戏台，开场锣鼓闹如曹。 

 

宛城遇绣何曾禁，笑睹曹瞒倒灶来。 

 

古戏台、罚戏公约和罚戏碑、戏曲楹联和抄本，以及吟咏演剧的竹枝词和诗歌，都充分说明，



清代徽州的演剧活动极为频繁和普遍，徽州是一个巨大的戏曲艺术的消费场，是一块哺育戏曲艺术

生长的肥沃土壤。 

 

四、徽州目连戏的演出 

 

1.徽州目连戏演出的历史 

从明代中叶开始，徽州就开始有较多的目连戏演出。在郑之珍改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前后，

一些青阳腔与徽州调的戏曲选本就选录了目连戏的折子，如《词林一枝》卷三就选了《尼姑下山》，

卷五选了《元旦上寿》、《目连贺正》，《新锓天下时尚南北徽池雅调》选了《刘四真花园发咒》。这

些选本说明了徽州一带已经有了目连戏的演出。同时，徽州人不仅在本地演出目连戏，而且到外地

演出目连戏，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记载：“余蕴叔选徽州、旌阳戏子、剽轻精悍、能相扑跌打者

三四十人，搬演《目连》，凡三日三夜。四周女台百什座，戏子献技台上，如度索舞絙、翻桌翻梯、

筋斗蜻蜓、蹬罈蹬臼、跳索跳圈、窜火窜剑之类，大非情理。凡天神地祗、牛头马面、鬼母丧门、

夜叉罗刹、锯磨鼎镬、刀山寒冰、剑树森罗、铁城血澥，一似吴道子《地狱变相》，为之费纸扎者

万钱，人心惴惴，灯下面皆鬼色。”可见徽州目连戏艺人在绍兴的演出很成功，“徽州、旌阳戏子”

的表演水平很高，其武技和特技给了他特别深刻的印象。 

 

清代徽州目连戏演出更加频繁。歙县和祁门两地的目连戏班较多，当地演出之多自不必说。休

宁、黟县等地也盛演目连戏，而与徽州相比邻的石台、泾县、南陵则是目连戏重要的流传地。在休

宁县的海阳镇和农村，五猖庙很多，“不论何时祭五猖神，必定要演目连戏”，道教名山齐云山的道

教活动里，也演唱目连戏的片段；该县板桥乡梓坞村（原属于婺源县）在光绪年间还组建了目连戏

班，此后被称为“老梓坞目连戏班”，该班演员由本村人逐渐扩大，汇聚了“花旦红”、“烂脚欣”、

“武旦宜”等名角，影响越来越大，班主宋月仙是老徽州府内外很有名望的目连戏教师。17黟县似

乎没有产生目连戏班社，“各乡村打目连，都是邀请外地戏班”，即便如此，在清代“由于黟商已成

为徽商经济中的一支劲旅，促进了黟县在经济、文化上的发展，目连戏也出现了繁荣景象。清末，

县城东门外搭建了气势雄伟的打目连戏台，常邀请外地班社来此作场，同时乡间也广为流行目连戏，

其中以离县城较近的西武乡所辖的洚霞、章墩、古筑，碧山乡所辖的西山下等村落最为活跃。尤其

是西武乡的古筑村上演目连戏最为频繁，故上下村舍有‘古筑古筑真可怜，三年两头打目连’的顺

口溜。”18皖南其他地方也有不少目连戏的演出，南陵县、石台、旌德县的目连戏都历史久远、影响

广泛。19 

 

徽州的目连戏班社主要集中于祁门县和歙县两地。祁门县的目连戏班有箬坑的马山班、彭龙的

沥溪班、渚口的樵溪班等，最有名的是箬坑的栗木班。“据老艺人说，郑之珍的剧本脱稿不久，即

在栗木村组班演出。以后才传授到郑之珍的家乡清溪村，以及附近的樵溪、马山、沥溪等地。栗木

班每隔五年、十年演出一次，但遇灾年或疫病流行，也要演出。”20因此，祁门当地有个说法，叫做

“编在清溪，打在栗木”。不过郑之珍的家乡清溪也盛演目连戏，据郑存孝《郑之珍目连戏在清溪》

一文介绍，该村保存了郑氏宗祠叙伦堂，堂中靠天井的柱子上有一副对联：“目连记演不尽奇观迪

吉避允可当春秋全部；高石公具如斯卓见劝善惩恶何如讲演十篇”。该村目连戏的演出场地就在宗

祠内，与别处在广场上演出不同。21祁门县的最后一次目连戏演出在民国年间仍然进行，民国二十



一年，该县环砂村就隆重演出了一次，演出的戏班是马山目连戏班，同时请来了江西同乐班白天演

出平台（非目连戏）。祁门县城最后一次目连戏演出是在 1945 年，演出戏班是清幽班，戏台搭建在

城外南门河滩之侧，为了这次演出，还专门组建了“目连局”，专司演出事宜，“十里外的华桥和谢

家山乡民亦鱼贯而来，场面浩大，蔚为壮观”。有对联形容道：“两姓告打目连，招来看戏人、听戏

人、男人女人、老人少人、士农工商人、巫医僧道人，人山人海，熙来攘往人世界；一杖顿开地狱，

放出长子鬼、矮子鬼、赌鬼烟鬼、色鬼冤鬼、孤寡鳏独鬼、跛聋残疾鬼，鬼精鬼怪，争先恐后鬼门

关。”22可见当时极为热闹的情形。 

 

歙县主要有韶坑和长标两处的目连戏班演出，据高庆樵《徽苑谱春秋》23一书的介绍，韶坑目

连戏班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组建，组建者是该村的徐光有。该村请了一位浙江开化的师傅教

习了 3 年，村里形成了两个戏班，一个叫韶坑大社，一个叫仙原大社。由于教戏师傅的帮助，两班

的演出水平都较高，也就被请到徽州各地演出；由于戏班赢得一定的收入，该村又衍生出两个戏班，

加上原来的两个戏班，长年在徽州各地演出。它们演出的剧目除了《劝善记》外，还有《梁武帝记》

和《西游记》等；为了满足观众的审美需要，它们又学习了徽调和京剧的一些剧目，如《空城计》、

《甘露寺》等，白天演出这些剧目，称为平戏，晚上演目连戏。韶坑人因为以演目连戏为谋生手段，

所以村里订下了技艺不外传的规矩，也就保存了不少从清代以来的演出仪式和技艺，1989 年，中国

艺术研究院对该村的目连戏演出进行了录像。长标村组建目连戏班是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后，

该村见相邻的韶坑村人唱目连戏能够谋生，就设法从韶坑村得到演出的本子，然后由本村的秀才王

靖邦予以加工，编成了《梁武帝记》、《劝善记》、《罚恶记》、《解司记》、《西游记》五个剧本，在唱

腔方面，吸收了新兴的徽调和早已流行的青阳腔、昆腔等曲调，较之韶坑目连戏班的唱腔更加悦耳

动听，在伴奏上，丰富了武场的乐器。经过这些加工和提高，长标目连戏后来居上，戏班每年都要

在外地长期演出，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以后。 

 

2.徽州目连戏“仪式戏剧”的特色 

目连戏在相当程度上属于“仪式戏剧”。它不是以集中的戏剧冲突、突出的人物塑造、优美的

唱腔音乐吸引和取悦于观众，而是以严肃的仪式让观众产生对神灵的敬畏，祈求神灵的庇佑。其演

出出于“娱神”目的，“仪式化”特色也就非常突出。  

 

从明代开始，徽州和徽州艺人的目连戏演出就具有浓厚的仪式化色彩。张岱在《陶庵梦忆》中

记载，旌阳、徽州的戏班被请到绍兴，演到《招五方恶鬼》和《刘氏逃棚》时，“万余人齐声呐喊”，

以至于当地的熊太守以为是海盗来了，赶快派人探听。 

 

徽州本地的目连戏演出，更具有仪式化的特点，“一般在‘正戏’之前，均要‘祭猖’、‘斋戒’

或者‘赶鬼’；而在‘三本目连’正戏当中，又都要穿插爬竿、结网、窜火、叠罗汉之类的杂耍。

但在具体做法上，各地都有各地的特点，呈现出多样性，如祁门栗木班，在演出目连戏之前，全村

人都要‘斋戒’、大清扫，并由班主到每户门上张贴‘虔诚斋戒’字样的黄裱纸，一直到演出‘刘

氏打狗开荤’时村人方可动荤。樵溪目连班，演出之前要派人装扮十二花神，并由班主和东道主手

捧供果，到戏神胡天祥（一说郑本目连戏系胡天祥和郑之珍合编，无考）的墓葬处祭祀，然后才‘祭

猖’开正戏。休宁海阳、万安等地演出目连戏，在戏场中要布置供奉千手观音的‘莲花台’，周围



有跨着龙、凤、狮、鹤的四个神像，还设地藏王神位，场中央竖起‘盂兰会’的招魂幡，在城隍庙

前还要陈列各式各样的纸扎鬼神像，为的是超度孤魂冤鬼，躯赶瘟疫邪气。歙县长标目连班，开台

时要举行‘坐台’，即全体演员化装成狮、象、四大金刚、八大罗汉等，出场亮相、走台，然后才

演正戏。”24  

 

环砂村最后一次目连戏演出于民国二十一年十月初七至十一日，在十月初一（即朔日）就合族

祭拜神灵；初七迎接福主“三闾大夫”入祠，晚间行祭拜之礼；在开演前又诵读了一篇祭文。25藏

于安徽省档案馆的《汪氏六社恭迎观音搬演目连神戏帐簿》虽然没有记录该次演出的仪式，但从账

目中可以看出，村民们对待这次演出有着非常严肃庄重的态度，一是准备工作细致，各家各户都交

纳了钱、物，在头一年的五月，就按照男丁 50 人，收得洋钱 60 元，又用之为本，收得利息 6 元；

腊月，按男丁 56 人收得洋钱 56 元，收得利息 2.8 元；再按男丁 53 人收得 53 元洋钱，共得本利

177 元 8 角。此外，还收得村民交纳的米、黄豆、干菜等物。每项开支也开列得很详细，可见对这

次演出活动安排得很周到细致。二是对演出的仪式也十分注重，如支付给“永隆和尚经钱”２元和

“僧法轮师经钱”１２元，可知演出前请了和尚念经或帮忙；九月二十三日起戏，支付“五昌头、

起猖”的喜包钱 400 文；二十四日，支付起猖的喜包钱 300 文，支付刘青提、傅萝卜披头布，刘青

提锁颈布和傅相做斋孝片 460 文，支付戏中角色地方 100 文，天尊 400 文，灵官 100 文，支付叉

鸡婆锁布钱 100 文。此外，支付退猖钱 300 文，送大神喜包钱 1000 文。从这些支付的项目看，这

次目连戏演出的仪式化的色彩显然很浓厚，要额外给在剧中扮演地方、天神的角色一些报酬，刘青

提的锁颈布等要另行购买，起猖、退猖都要给喜包，等等。祁门栗木村目连戏老艺人王丁发回忆的

目连戏演出仪式内容是： 

 

首先都是要“写戏”（即定戏），要立写“戏票”，预定某某师傅带领某某戏班神会《目连戏》，

什么时间唱几天几夜（白天“阳台戏”，即非目连戏，夜晚目连戏），哪些内容法事，戏金多少钱（银

洋）等等，一一写明。其次是“打目连”时，东家都得提前斋戒吃素。有的村提前一个月，有的地

方提前十天，都必须等戏班出门后，才准开戒。家家门上都要贴上用黄裱纸印（或写）成的“斋戒”

字条。我们自己村里演出前十天全村斋戒，到刘氏开荤即解禁了。第三，戏班进门都要七碗饭、七

杯酒、七个蛋、七柱香、一大碗清油点灯。“起词”后，将一只公鸡咬去头，埋在地下，蛋也放入

坑内，盖上土，把油灯点在上面，插一根连枝带叶的青竹竿，然后回到台上从《大佛游台》起演。

这时老师傅还要代表东家说出他们所许的“愿心”：“△△县△△乡△△里△△村居主，今许下目连

大士求神菩萨……”（由东家写就的字单宣读也无妨，能背更好）。第四，戏班出门都要“退猖”（或

叫“倒猖”）。戏账结清之后师傅得了“喜包”，将七个牌位带到村外去烧掉，七个碗带走，就全部

结束，这一村也就清泰平安了。26 

 

1989 年 11 月 23 至 25 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录像中心对歙县韶坑村的目连戏演出进行了录像，

陈长文撰文记述了此次为录像而演出的过程，27大致情况为： 

 

 

11 月 23 日下午：1.拜先师，全体演员祭拜老郎先师和观音菩萨；2.起猖，由 5 位演员扮演猖

神，到一里以外的村头山坡上祭拜猖神，并把猖神接到戏台；3.请台，猖神被接到戏台后，再行祭



拜；4.大佛游台，大佛释迦牟尼和剧中各角色依次出台亮相。 

 

11 月 24 日全天：演出 23 个折子和戏段子，包括《游四景》、《摸罗汉》、《出地方》和《出辣

椒相》、《打父捉拿》、《结网》、《三殿》等出。 

 

11 月 24 日晚：演出《元旦上寿》等 12 折，其中《上吊出鬼》一出达到高潮。 

 

11 月 25 日早晨：退猖。 

 

从陈文的记述看，此次演出的仪式化特点同样极为明显。演出前不仅要拜先师，还有起猖等一

套迎神的仪式；结束时也有退猖等送神的仪式。 

 

3.徽州目连戏的艺术表现 

在徽州，目连戏的演出固然是出于“娱神”的需要，但是，既然是公共的演出，自然又有“娱

人”的效果。既然要“娱人”，仅仅是仪式化的表演就很不够，徽州目连戏也就有了一定的审美的

因素。 

 

（1）舞台表演——“百戏”遗风与观众参与。 

 

徽州目连戏在明代就已经以各种杂耍技艺著称，张岱就记载徽州目连戏艺人可以表演“度索、

舞、翻桌、翻梯、斤斗、蜻蜓、蹬坛、蹬臼、跳圈、窜火、窜剑”等技艺。长标、韶坑的目连戏班

武功出名，“蜘蛛结网”、“叠罗汉”、“打桅”等表演都十分惊险。韶坑目连戏班在演出过程中表演

的武术、杂戏有：《梁武帝》本一开台就有“舞狮子”、“舞象”，其后有“舞金刚”、“打筋斗”、“舞

蛇”；《劝善》三本中有“舞龙”、“舞火”、“打堆罗汉”、“摸罗汉”、“打拳”（含“软手”、“花棍”、

“舞棒”、“板凳花”）、“盘桌”、“盘凳”、“跳白鹤”、“硬结网”、“软结网”、“舞叉”、“抛叉”、“打

桅爬杆”等。28祁门县栗木目连戏班善于表演“盘彩”、“盘扦”等杂技，“盘彩”的表演形式为：“竖

两根立柱，两柱之间扎一根横木，再用两匹布扎成几个布扣，然后在布扣之间表演‘大溜’、‘小溜’、

‘童子拜观音’、‘死人摊尸’、‘鳖爬沙’、‘称猪边’等盘彩动作。”“盘扦”的表演形式是：“在一

根临时扦插的木柱上表演，且扦插木柱的底洞下大上小，人在木柱上表演时，木柱左右摆动。柱上

的主要动作有‘单旗’、‘双旗’等。”29这些表演与汉代的百戏表演相近，可谓有“百戏”之遗风。 

 

 

另外一方面，徽州目连戏也有多处观众参与的演出场面。如歙县韶坑目连戏演叉鸡婆一段戏时，

“叉鸡婆竟跑下台来，在人群中、小摊上抢瓜果、偷老母鸡，群众亦齐呼：‘抓小偷！抓小偷！’”



在演出《上吊出鬼》一出戏时，穿插了赶鬼的情节，演到出鬼时，吊死鬼被“天尊”追赶，“这时

台上、台下鞭炮齐鸣，锣鼓大作，焰火弥漫，群众的吼叫声、口哨声响成一片，充彻夜空，群众情

绪达到了高潮。突然，吊死鬼纵身跳下戏台，往林中逃跑，此时台下早已准备好的几十名村民，手

执火把，身背土铳，在一片喧闹声中，与‘天尊’一道将它穷追不舍；吊死鬼从村头逃到村尾，人

群就紧随著从村头赶到村尾；村里家家封门闭户，一片漆黑；最后将吊死鬼赶出二、三里以外的荒

坡，人群才掩锣息鼓罢归。”30在这一过程中，观众完全地参与到演出之中，成为戏中追赶“吊死鬼”

的一员。“这种将台上台下打成一片、将演员与观众融为一体的演出方式，使戏剧的情境进入了一

个绝大多数观众误以为是真实生活的境地，从而全身心地感受到了戏剧所表现的社会气息，并进入

到真实生活中无法进入的神与鬼活动的宗教环境中去。”31  

 

（2）音乐唱腔——诸腔杂陈。 

关于徽州目连戏的音乐唱腔的特点，魏慕文的《徽州目连戏音乐初探》进行了概括，该文认为，

“由于目连戏这一古老剧种，是以剧（本）得名，不像后起剧种具有多部代表性剧目来丰富发展生

气，加之目连戏演出宗教祭祀的严肃性和所传方式均为艺人口授，因此在目连戏中保留有较古老（原

始）的声腔。但也正因为是‘一剧一本’，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接受的只是‘因果教义’的

宣传，而不是欣赏其声腔（的形式美）。加之时空关系以及‘向无曲谱，只沿土俗’等原因，从而

目连戏声腔又具有了可变性。近代徽州各目连戏班社均学唱‘平台’，（‘平台’艺人们称为鬼戏以

外的戏，也就是目连戏以外的戏，各班所学剧种不一，如祁门栗木班学‘赣剧’，石台及歙县班演

‘京、徽’剧等。平台也只是白天唱，晚上一律演目连。）艺人们唱平台后，必然影响到目连戏的

声腔，这样也促进了目连戏声腔的可变性。因而在我们所搜集到的目连戏音乐中，其声腔异常复杂。”

文章将徽州目连戏的音乐声腔归结为“高腔类”（其中又有“散板性高腔”、“慢板性高腔”、“道士

高腔”三种）、“小调（杂腔）类”，“除小调之外，还有的唱腔采用了类似民间的‘哭丧’及‘叫卖

型’音调，以及‘莲花落’、‘十不闲’等说唱音乐。”因此，可以说，徽州目连戏的音乐唱腔是“诸

腔杂陈”。 

 

不过，徽州各地的目连戏在音乐唱腔上还呈现出一定的差别。祁门目连戏和歙县的目连戏就有

所不同，祁门目连戏“不仅保留了大量的梵音（和尚道士腔），而且很大一部分就是当地或外地流

传来的民歌小调，如刘氏在地狱内唱的《十月怀胎》、观音嬉目连所唱的《十不情》均属民歌；有

的唱腔与徽州流行的‘撒帐’、‘闹房’等民歌亦十分相似。而长标、韶坑目连戏，它的唱腔则较规

范化、戏曲化，基本上是联曲体，且用大小嗓结合的唱法。据老艺人回忆，常唱的曲牌有‘风入松’、

‘马不行’、‘步步娇’、‘娥儿郎’、‘新水令’、‘寄生草’、‘红衲袄’等七、八十个，而且曲调比较

高亢、优美，善于表达喜、怒、哀、乐各种不同感情。”32这种差别，也正是目连戏是以剧本为主干

的特点所决定的，同一个剧本，可以由不同的声腔音乐演唱。徽州目连戏如此，全国各地的目连戏

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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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lays its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performance of operas in Huizhou are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From the document material of “The Revised Genealogy of the Cheng Families in Shuaidong " 

and others, it has sought out the trace of operas’ performance in Huizhou before the middle Ming Dynasty; From 

the materials such as Fuyan’s "Records of She County", it has investigated the active conditions of operas’ 

performance in Huizhou after the middle Ming Dynasty; From the existing age-old stages, the tablets and 

conventions of punish-opera, couplet writings and their hand-copied books about operas, it has showed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operas’ performance in Huizhou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Furthermore, this article has also 

combed out and analyzed the history of "Mulian Opera" which has been performed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 

characteristic and art expression of "Ceremony Play",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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